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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V了个X”构式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频率非常高，具有很强的搭配能力。文章基于BCC语料库，从句法、

语义、语用三方面对其进行研究，认为该构式具有表达主观大量和主观小量的构式义；再分析其生成原

因，即语言的经济性、语言的象似性和构式压制；最后再对其异形同义结构“VX了”进行使用范围，语

用焦点上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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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V LeGe X” is used very frequently in daily life and has strong collocation ability. 
Based on the BCC, the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aspects of syntactic, semantic and pragmatic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conclud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has the constructive meaning of expressing a 
subjective large amount and a subjective small amount. Then we analyze the reasons for its gen-
eration, namely, the economy of language, the iconicity of language and the constructive suppres-
sion. Finally, we compared the scope of use and linguistic focus with its allomorphic synonym 
structure “VX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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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V 了个 X”在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很高，是一个被人们广泛接受的语法结构。该结构在语体色彩

上多倾向于口语，常见于日常对话之中。基于语料库的语法事实，我们发现在“V 了个 X”结构中，“个”

字后能接“痛快”、“头发”等本不该被“个”修饰的词语，并且能一定程度上表达出说话人的主观态

度。因此本文以“V 了个 X”为研究对象，从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料库(BCC) [1]选取语料，对“V 了个

X”构式进行研究，对其进行句法、语义和语用上的分析。本文认为“V 了个 X”可分为构式和普通结构，

因此未收录非构式的“V 了个 X”结构，例如“当了个办事员”。 
以往的研究主要探讨“个”为补语标记还是宾语标记，争议的问题在于其句法类型的定性和“个”

的定性，例如游汝杰[2]认为“个”是一个补语标记，张谊生[3]认为“个”是补语标记，鲜有从构式角度

分析的文章。研究“V 了个 X”结构的使用现状，有利于母语学习者感受到语法的渐变性，同时能起到

规范现代汉语的作用，也可以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提供例证。 

2. “V 了个 X”的句法分析 

2.1. “V 了个 X”的构件成分 

2.1.1. 构式变项 V 
(1) 突然，就像猫在一刹那伸出爪子，毫无警告地扑向不加防备的猎物一样，她转向迈克西姆，打了

个他措手不及。 
(2) 后来，那丘八看出自己的优势，把敌人推到山沟边缘，使他的脚在潮湿的地上一滑，跌了个倒栽

葱。 
“V 了个 X”中，V 一般是单音节及物动词，并且名词项 X 是动词项 V 的宾语，一般都是动宾关系。

本文基于 BCC 语料库筛选出语料，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 10 个动词如下表 1： 
 
Table 1. The 10 most frequent verbs of “V” 
表 1. “V”出现频率最高的 10 个动词 

名词 打 做 找 成 来 开 有 换 使 出 

频率 1761 1017 499 466 377 272 246 234 194 193 

2.1.2. 构式变项 X 
变项 X 可分为“V 了个 NP”与“V 了个 VP” 
(3) 天气不错，忙了一上午，也不知道都干嘛了，好像只是理了个发而已！ 
(4) 沙家驹苦了张脸，立刻弯身朝未来岳父鞠了个九十度的大躬。 
(5) 想好以后，我就赶去参加刚答应下来的晚宴，又玩了个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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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许永楠紧咬牙关，举起一盆冰水，把自己从头到脚泼了个透湿。 
无论是名词“发”和“躬”，还是形容词“痛快”和“透湿”，“个”显然不能修饰，因为在现代

汉语中，不能说“一个躬”或者“一个痛快”，可见“了个”作用的对象并非句法层面上“个”后的形

容词或名词，而是语义层面上的整个行为动作，重在表示主观情态义。 

2.2. “V 了个 X”的句法功能 

2.2.1. 充当谓语 
(7) 饥寒交迫的乾隆看见这热腾腾的饭菜，便狼吞虎咽地吃了个精光。 
(8) 哦！见鬼，霍华德，我刚才只是吹了个十足的大牛。 

2.2.2. 独立成句 
(9) 桂英道：“难道你两个人，吃了个不抬头，就没有说一句什么话吗？” 
(10) 棉花生长后劲差，结果棉花减产，吃了个大亏。 
综上所述，构式“V 了个 X”在句法功能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在句中的位置一般能充当谓语，

或者独立成句。 

3. “V 了个 X”的语用分析 

3.1. 表达说话人主观性 

语言的主观性，即说话人在说话过程中往往会附带一些个人的主观色彩，表达说话人个人的情感、

态度或立场等，是语言的重要特点之一[4]。主观性的存在使得说话人可以在话语中留下“个性化”的特

点。“V 了个 X”构式的主观性表现十分明显，通过“V 了个 X”说话人可以表示强烈的个人的情感色

彩。例如： 
(11) 他们哪里甘心，于是把我的行李翻了个遍，但没找到任何东西。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的手杖里

会藏着无价之宝。 
(12) 我们的毕业生看来干得很地道，甚至连国会图书馆也查了个遍，查找南海文学，出版的和未出

版的材料都找了，一点也没有提到三海妖，连一个字也没有。 
以上例句都表示说话人主观上因为不理解某些现实现象而作出的感叹。 

3.2. 焦点凸显 

“焦点”是一段话中信息强度最高的部分，是说话人希望受话人接受的部分。张伯江(1996) [5]：由

于句子的信息编码往往是遵循从旧到新的原则，越接近句末信息，内容就越新。 
说话人希望听话人注意到自己话语的内容，往往会采用一些方式去凸显希望被注意到的内容，“V

了个 X”就是让宾语或者补语成分处于句尾，占据焦点的位置，使该成分成为信息强度最高的部分，以

此凸显其程度义。同时，“重音”也突出了“焦点”的信息，在“V 了个 X”中，重音往往都是处于“X”

的位置。 

4. “V 了个 X”构式义解析 

构式义，指形成的构式在使用中体现的特殊语法意义，该语法意义不能从它的组成成分推导出来，

不可推导性被认为是构式义最本质的特点。通过对语料的考察发现，该构式在句子中具有两种表示主观

量级的构式义。 
对于“V 了个 X”结构所体现的量级差异前人也有过相关佐证，周清艳(2009) [6]从“个”的角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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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通过比较分析证明了“V 个 X”结构的量性特征，认为“V 个 X”结构内部的不同意义类型都与“量”

意义密切相关，其中隐性量中的价值小量和主观异态量。基于构式语法理论，本文认为“V 了个 X”的

构式义可归纳为：说话人希望向受话人凸显某件已经发生的事或者某件事发生的结果/状态的主观评价。

该评价具有主观上的量性差异，可分为主观大量和主观小量。 

4.1. 主观大量 

(13) 她吃了个饭，喝了碗热茶。 
(14) 我心中将这些翻来覆去地想了个遍，还是理不出头绪来。 
试比较(13)句和(14)句中“V 了个 X”结构，两句虽然都是使用的“V 了个 X”形式，但两句实际上

有很大的差别，(13)句只是在陈述“吃饭”、“喝茶”的现实现象，表达出这一动作体现出来“V 了个 X”

的简单施受关系，诠释了动作行为的结束，没有其他附加意义。本文认为这样的结构就不属于构式。这

是助词“了”和量词“个”语法功能的简单相加，不仅因为这种等同关系属于人类基本的认知经验，更

因为它是直接编码在结构上，并且可以从组成成分推导出来。 
(14)句则相对(13)来说具有主观上的高程度义，其补语表现出程度更深的意义。在这种表达中，能够

充当补语的多为表示各种类型的状态词或者表达高程度义的固定短语，表达高程度义例如：“想了个遍”，

“吃了个一干二净”，表达结果状态例如“该想过全都想了”，“能吃的已经全都吃了”，都可以表示

达到一个至极的状态或表示结果/状态已经达到了极高点。同时，如果一些补语本身并没有高程度义，也

可以在补语之前加上“个”，来表达一种极性状态义，例如“说了个清楚”，它的语义其实是说一种接

近“完全清楚”的状态，这种含义是“V 了个 X”结构整体赋予的，是说话人主观上的程度义，具有不

可推导性。 
在实际语用调查上还发现，如果是表示主观大量的构式义，那么 NP 和 VP 在语用中存在着差别，

VP 必须是褒义或者中性的，例如“玩了个够”、“玩了个痛快”、“玩了个快活”，绝不会是小量或贬

义的，例如不能说“玩了个不够”、“玩了个无聊”、“玩了个难受”。这正是因为“V 了个 VP”构式

的语用义是：表示动作在主观上能够轻松地达到 VP 所期望的程度。如果达到 VP 的程度太困难或者程度

量太小，就不符合“V 了个 VP”的量性原则，太困难不符合“轻松达到”的语义，太小量不符合“主观

大量”的构式义。 
为何 VP 不能是贬义的表达呢？因为贬义表达的是负面情感。雷东平(2017) [7]“负面的”从认知上

来说是“小”的,人们具有趋利避害的认知心理，潜意识中都是希望好的事物越多越好，越容易越好。这

就解释了为何 VP 的内容需要能够表达大量的含义，且感情色彩上必须为褒义。 

4.2. 主观小量 

(15) 因此，春节晚会的众多节目像老百姓过年时放的爆竹，只图了个响儿。 
(16) 刚刚那小鬼是他唯一的命根子，所以这一票少说也可以敲个五十万两，我只不过是拿了个一万

两，对你们来说是九牛一毛，根本没啥损失。 
(15)句和(16)句体现了说话人主观上希望将事物的评价往小里说，这类对话中的“V 了个 X”大都是

说话人刻意或者无意之间想要缩小所言事物的价值，以达到使受话人尽量减少对其关注的作用。 
表主观小量的“V 了个 X”前面经常加上例如“只(只是、只不过)”“就(也就)”“不过(不过是)”

“仅仅”这些表主观小量的副词标记，并且在句子后面都能带上“罢了”“而已”等表示小量的词，还

可以用能够表示细小、轻松的儿化韵，例如“图了个响儿”，这些常用来限制范围的表主观小量的标记

与表主观小量的“V 了个 X”有着内在的联系，一起使用能够更加符合语言表达的需要。基于 BCC 语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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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的真实语料，我们发现表达主观小量构式义的“V 了个 X”往往和表数量少的成分一起出现，例如“拿

了个一万两”与表数量少的成语“九牛一毛”一起使用，也证明了主观小量义的存在。 

5. “V 了个 X”生成原因分析 

5.1. 语言的经济性 

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又称“省力原则”，贯穿于语言系统的各个层面，是语言发展变化的重要推动

力之一。经济性原则指的是，为了提高语言符号的使用效率，人们往往会在不影响表意的前提下，采用

较为简洁的语言形式。语言的经济性主要表现为：使用更少的话语表达更加丰富的内容。 
构式“V 了个 X”有较强的经济性，用一个较短的结构能表达出说话人的主观评价和一件事的程度

性质，同时表达出说话人的感情色彩，使语言精练而有特色。“V 了个 X”用较少的投入来最大化语言

的表达效果，其生成符合语言的经济性原则。 

5.2. 语言的象似性 

语言的象似性相对于语言的任意性，自索绪尔提出语言符号形式与意义的关系是任意的之后，这条

原则长时间以来被语言学界奉为圭臬。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认知语言学家们建立了语言形成的核心

规律，即“现实—认知—语言”[8]，认为语言和认知有密切的联系，此后语言符号的象似性开始引起人

们的关注。一般认为，语言的象似性原则有三种类型，即距离象似性原则、顺序象似性原则、数量象似

性原则。“V 了个 X”作为一个构式，与语言的象似性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本文认为，数量象似性原

则对其生成有重要作用。 
Hiraga (1994) [9]指出，语言形式的量与形式所表达意义的量(即意义的强度或程度)之间存在象似性关

系。也就是说，比较大的信息在句法上可能采用比较复杂的形式，采用比较多的句法成分，反之就采用比

较简单的形式，采用比较少的句法成分。这项语言普遍特征的证据非常多，例如，“漂亮”和“漂漂亮亮”

的意义区别，因此“VX 了”和“V 了个 X”在语义上是有差别的，即使有些时候二者的差别比较小，但

汉语母语者是能够察觉到其中的区别的。即“个”的存在有凸显焦点的作用，使动作的结果得到突出。 

5.3. 构式压制 

“V 了个 X”中有一种特殊例子，例如： 
(17) 这次出门找庞丽娜和老尚也是假找，如何到了河南滑县，又如何去了延津，从延津又来到陕西

咸阳，一五一十，来龙去脉，说了个痛快。 
(18) 对于爱恋的人而言，这些磨难只是让爱的步伐打了个迂回，那种想要永往直前的势头是挡不住

的。 
Goldberg (1995) [10]指出“构式压制是指构式对词项施压使其产生跟系统相关联的意义”。通过施压

可以使那些不合适的现象变得合适。只要在构式中看似句法、语义冲突的现象最终变得和谐的都可以认

为是构式压制。从这个角度看，原本不受“个”修饰的“痛快”等结构，是一种构式义对词汇义压制的

结果，此时句子的表达重点已经不是动词的意义，而是说话者想要凸显的主观程度义。 

6. “V 了个 X”与“VX 了”的差异 

语言学家 Bolinger [11]认为：“句法形式的不同总是意味着意义的不同。”因为经济型原则是语言的

重要原则之一，所以语言中一般不会存在语言形式不同而语法意义完全相同的现象。在现代汉语中，“V
了个 X”与“VX 了”虽然形式不同，但都能够表示“动作–结果”的语法意义，在多个方面还是有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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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的区别，本文大致归纳为使用范围、语用焦点的差异。 

6.1. 使用范围差异 

在语法结构的差异主要为“V 了个 X”和“VX 了”的使用范围差异，例如某些“V 了个 X”结构并

没有相对应的“VX 了”结构形式，结果补语为单音节动词时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与 C 组结构所要求的

大量意义有一定的关系(见表 2)。 
 

Table 2. Differences based on the scope of use 
表 2. 基于使用范围差异 

看见了 *看了个见 

学会了 *学了个完 

写完了 *写了个完 
 

造成差异的原因就是以上“VX 了”例中表示的结果是客观的，这些词汇进入“V 了个 X”无法赋予

其主观程度义。 
二者的差异还体现在是否能带宾语上，“VX 了”可以自由带宾语，“V 了个 X”一般不能带宾语(见

表 3)。 
 

Table 3. Differences based on the objects carried 
表 3. 基于所带宾语差异 

看清楚了 *看了个清楚 

他查清楚了凶手 *他查了个清楚凶手 

找遍了所有的商场 *找了个遍所有的商场 

6.2. 语用焦点差异 

“V 了个 X”与“VX 了”都能表示动作与结果的语法意义，但前者不仅具有主观非常态，还具有焦

点特质。焦点是语用学的概念，人们之所以要说话，是为了向对方传递他们所不知道的新信息，新信息

的内容一般是交谈的重点，称为“焦点”。“V 了个 X”就是说话者希望受话者对“VX”引起注意的手

段。例如： 
(19) 杰森的房子反映了他的个性——舒适，清爽，讨人喜欢。他陪着佩姬把房子转了个遍。 
(20) 他找不到二十年前那个春天他坐着蒸汽机火车来到这里时的车站大楼，也找不到马车夫赶着马

车转遍了整座城市后带他来到的那个每个房间都有电话的共和国旅馆。 
“转了个遍”和“转遍了”相比，(20)句的焦点在于“马车车夫找到的、每个房间都有电话的共和国

旅馆”。(19)句的焦点在于“转”这个动作达到了量级的高点，因为(19)句的“遍”置于句子的末尾，就

自然而然获得了焦点的位置。如果换成“他陪着佩吉转遍了房子”，因为“VX 了”不具有主观大量的构

式义，焦点就有可能在“陪”这个动作上或者“房子”这个处所上，但在“他陪着佩姬把房子转了个遍”

中，因为“V 了个 X”构式赋予的主观大量义凸显了“遍”这个结果，并且在“转了个遍”后面不能加

其他成分，所以受话人就不容易将焦点放在“陪”或者“房子”上面。 

7. 结论 

本文通过构式语法理论，对构式“V 了个 X”进行分析，整理了“V”和“X”的成分，随后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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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了个 X”存在的构式义。本文认为同一个句法结构“V 了个 X”在语义层面上有两种极性状态义，

分为主观大量义和主观小量义。传统的语言分析法有意无意排斥意义的存在，这样就对“V 了个 X”缺

乏一个整体的意识，构式语法理论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推进了语法研究的深入，凸显了结构的整体

性特征，这也是构式语法理论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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